
谁又能说这里不是鼓浪屿的一处风景呢？有一代代

心怀梦想、坚守海防、不怕牺牲的军人守护，这处风景将会

越来越美丽—

强军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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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话

第一次举起火把和铁锤

没有人知晓，山岩中

是否怀着新的春天

还是装满更坚硬的石头

他们便从田垄、戈壁、工厂

和大江大河的四面八方

全力喊着同样的号子

把大地的春天

从坚硬的顽石里

一寸一寸凿了出来

每一次挥动铁锤

火把上的火焰就愈发炽烈

千百万次呐喊以后

一面旗帜就在火光中生长

迎着风，铺展开来

终于，地动山摇的号子

汇成一句话——

春天来了，春天终于来了

开山的人挽着手臂

举着旗帜

站成了山峰本身

开 山
■韩 钢

伟业（雕塑，局部，位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 资料图片

如果不是军营大门特有的样貌和门

墙上“鼓浪屿好八连”的题名，以及岿然

而立的哨兵，我会以为自己来到的不是

一座军营，而是一个风景点。

是的，该连营区坐落在著名的鼓浪

屿，依着错落层叠的岩石山峦而建，环

境优美，与“鼓浪屿好八连”荣光辉映。

从该连荣誉室出来，我见到了两位

班长：赵徐凯、陈志滨。赵徐凯相貌俊

朗，陈志滨身材健硕。他们的肤色都呈

古铜色，那是训练场上风吹日晒的印记。

陈志滨是河南周口人。老一辈缺

水缺怕了，才给他取了带三点水的“滨”

字，希望他这一代人不再受无水之困。

能到海岛驻防，真不枉这个“滨”字了。

陈志滨自小习武，年少时在少林塔

沟武术学校专修散打，高中毕业就参军

了。拥有武术底子的他，刚入伍时有些

心高气傲。也确实，新训期间，他比同

期新兵要轻松很多。虽然他从不炫技，

但往那一站，铁桩一般的姿势就让人感

到压力。

军队是一座大熔炉。当时还是副

班长的赵徐凯和另一位老班长，决定将

这块生铁好好炼一炼，炼成一块钢。

一次连队组织构筑掩体训练，陈志

滨挖掘的速度远超其他人，三下五除二

就挖完了。可一查验，他挖的掩体长

宽、挡墙厚度、稳固度等都不达标。老

班长当场板起了脸，众目睽睽之下，严

厉批评他浮躁自负、敷衍了事，并勒令

他重新构筑。

陈志滨心里不服。完工后，他满心

委屈，默默地躲到一边。这时，赵徐凯

出现在他的面前，和风细雨地说：“班长

批评得对。战时工事不达标会危及生

命啊。”

随着时光流逝，老班长和赵徐凯一

套“黑脸严训、笑脸疏导”的带兵方法，逐

渐改变了桀骜不驯的陈志滨，让他懂得

了集体高于个人的道理。

今 年 是 陈 志 滨 当 兵 的 第 8 个 年

头。入伍后，他参加过各类比武，第二

年就立了三等功。担任班长 3 年以来，

他带出多名优秀骨干，带领班里战士拿

过全旅“铁人五项”第一名。我夸赞他

说 ：“8 年 就 获 得 这 些 荣 誉 ，你 了 不 起

呀。”陈志滨却谦虚地说：“是连队培养

得好。我们连优秀战友还有很多。”

赵徐凯也是在部队磨练好性子的。

高中毕业后，赵徐凯从浙江金华入

伍，开头几个月感到日子格外难熬。他

脾气冲，遇事爱和人争执，因此常常被

老班长批评。服役第二年，他真的萌生

了退役的念头。可带兵严厉的老班长，

这时却“婆婆妈妈”起来，不厌其烦地劝

他留在部队长远发展。这番劝说起了

作用。在老班长的引导下，赵徐凯终于

学会了收敛锋芒，下决心扎根军营。10

年间，赵徐凯带出许多连队骨干，其中

多人在上级比武中夺得不错的名次。

两 位 班 长 说 话 三 句 不 离“ 老 班

长”。看来，老班长是他们新兵训练时

期的引路人，何不也请来采访一番？可

他们说，老班长已经退役了。“我们和老

班长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十分想念他。”

老班长叫李其超，是藏族人。战友

们私下里打趣他是“包公”，远远看见他

都会下意识地挺直腰板。

严出于爱。他坚信严训才能出精

兵。一茬茬新兵总是一开始畏惧他，到

最后发自内心地敬重他。

2022 年 12 月，李其超脱下军装，回

到故乡四川阿坝州。当年他带过的战

士们身上，多少都有他的影子。

“在这里驻岛，你们最开心的事是

什么？”我话锋一转。

赵 徐 凯 的 脸 上 立 即 笑 开 了 花 ，说

道：“家属上岛。”

赵徐凯 2023 年结婚 ，妻子在医院

工作。去年，这对夫妻有了一个孩子。

今年 3 月，妻子第一次带孩子上岛，住

了 3 天。这段美好时光，为他寻常的军

营生活添了一份暖意。

陈志滨对我的提问没有着急回答，

仿佛陷入了沉思。从交谈中我能感受

到，陈志滨守岛的日子不是没有快乐，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新鲜感褪去，

日常的喜怒哀乐都归于平淡。也许大

多数老兵都有同样的感受，军营里的一

切都深深融进他们生命里，如同每一次

的呼吸。

陈 志 滨 谈 着 军 营 日 常 的 琐 碎 ，说

到前期一次紧急拉动时，语气加重了

些 。 夜 晚 熟 睡 时 ，他 们 接 到 出 动 命

令。所有人匆忙集结，直到半夜才休

息。他对我说：“这次紧急拉动，让我

真切感受到一种临战氛围，也明白了

守岛备战的深意。”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你们不怕牺

牲吗？”我追问道。

陈志滨摆了摆手：“不怕。我们每

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我夸赞他们觉悟很高。赵徐凯说：

“这是军人本分。”

望 着 年 轻 的 两 个 班 长 ，我 思 绪 纷

飞。老班长带赵徐凯，赵徐凯带陈志

滨，带出了他们身上的勇气、责任以及

担当的情怀。一块块好钢，就这样炼出

来了。3 位班长，让我感受到一种精神

的传承。

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沿着他们平时

的巡逻路线走着，沿途风光美不胜收。

我忍不住想，他们在风景区驻防，巡

逻途经这些美景，也不能停留，看游客自

由自在地游玩，会不会心生羡慕？会不

会感到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

“不会！”陈志滨回答得很干脆。他

说：“老百姓称我们是‘鼓浪屿上最亲的

人’，这是信任。守不住初心，这个信任就

没有了。”赵徐凯补充道：“连队的荣誉是

我们前行的动力，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

离开海岛前，我加上两位班长的微

信。赵徐凯的微信头像是一幅婚礼照

片。绿意葱茏的背景中，新娘头戴花

冠、手举鲜花，穿着一身缀满花饰的淡

紫婚纱，和新郎赵徐凯相依在一起，整

个画面充满浪漫的气息。这是今年 3月

9 日他们举办婚礼时拍摄的照片。我问

道：“你们 2023 年结婚，为什么今年 3 月

才举行婚礼？”他说，几次定了婚礼日

期，都是因为工作任务冲突推迟了。

我回想起刚刚走进“鼓浪屿好八连”

营区的情景，心中充满感慨。谁又能说

这里不是鼓浪屿的一处风景呢？有一代

代心怀梦想、坚守海防、不怕牺牲的军人

守护，这处风景将会越来越美丽。

三 位 班 长
■王子君

雪山连绵，长风亘古不息。

在 这 里 ，风 从 来 不 是 温 柔 的 。 它

裹着帕米尔高原的砂石，日夜拍打着

大 地 。 它 在 考 验 这 里 的 一 切 —— 考

验草木的根有多深，考验雄鹰的翅膀

有 多 硬 ，也 考 验 一 个 兵 的 信 念 、毅 力

和骨气……

天刚破晓，靶场一片寂静，我们早

早来到阵地。我如往常一样先摸出揣

在作训服内袋里的战地手记，翻看并记

录着。本子封面被风沙磨得发白，页边

卷成波浪。12 年，10 万多字，纸页间留

存着我与手中狙击步枪的无声“对话”。

2021 年，我初次站上帕米尔高原的

靶场。此前在平原地区练了 7 年狙击，

我自认为对弹道、风向烂熟于心，可来

到高原，过往经验骤然失效：同样的据

枪姿势，同样的瞄准要领，打出去的子

弹却飘忽不定，弹着点忽左忽右，最大

偏差竟达半米。

那场考核的成绩，让我难以释怀。

帕米尔的长风，吹偏的不只是弹道，还

有一名狙击手积攒已久的自信。

自那以后，高原上的风速、风向、气

温变化等，一一被我写进手记。每一次

射击训练，我卧伏雪地，观察仪器监测

的环境参数，记下低温条件下手指僵硬

的时限、呼吸节奏对击发产生的影响

等。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原上，趴久了

眼前会发黑，我就缓一缓再训练；手指

冻得握不住笔，就哈气搓手接着写……

一次训练突遇 8 级大风，我们在阵

地上坚持了整整两个小时，脸上全是沙

土，睫毛凝结一层冰碴。当天写下的字迹

歪扭潦草，却成了弥足珍贵的实战心得。

慢慢地，我仿佛读懂了雪山的呼吸——风

有起伏节律，子弹也渐渐拥有稳定的精

度。这本浸透汗水的手记，成为独属于

我的成长秘笈。

2025 年全军“枪王”挑战赛的消息

传来，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集训期

间，我反复揣摩手记里的数据与感悟，

把一条条经验融入每一次据枪、每一次

击发。

赛 场 上 ，地 形 陌 生 ，特 情 迭 出 ，各

路高手同台竞技。历经帕米尔风雪反

复磨砺，我的内心格外沉静。远距离

快速狙击课目，我精准捕捉射击窗口，

果断击发，枪响靶落；价值目标选择狙

击课目，我精准测算、沉稳应对，全程

零失误。最终，我打出了优异成绩，获

得了这两项冠军。

归队不久后，我成为支队首席狙击

教练员。我经常把自己的手记借给战

友们看，也鼓励他们写下属于自己的战

地手记。我想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没

有谁的经验能够完全复制，没有一处战

场环境一成不变。作为一名狙击手，唯

有亲历各式各样复杂天候与地形，在一

次次实射之中反复磨练，才能拥有一击

命中的实力与底气。

帕米尔的长风从来不会重复相同

的轨迹。成长的弹道，终究要靠我们自

己卧进风雪，一点点校准。

（向青青整理）

校 准 弹 道
■武警某支队二级上士 龙海生

作家走军营

漫漫长征路，一首《国际歌》曾穿

透烽火硝烟，萦绕在红军官兵耳畔，随

行军步履广为传唱，成为官兵的精神

食粮。

远道而来的外国传教士勃沙特，

曾跟随红 6 军团行军许久。他在自己

的著作《神灵之手》中，留下了一段记

录，成为红军行军途中教唱《国际歌》

的鲜活佐证。

红军学唱《国际歌》时，战士们不

太 明 白 歌 词 中“ 英 特 纳 雄 耐 尔 ”的 意

思，请勃沙特解释一下。勃沙特从共

产主义联想到英文“国际”这个词，便

告诉了他们。搞懂词的意思后，红军

官兵再教唱起来就顺畅很多。

后来，红 2、红 6 军团从湖南桑植

开始战略转移，《国际歌》的旋律也一

直 伴 随 着 他 们 。 目 睹 这 些 场 景 的 勃

沙特，内心深受触动。他起初不明白

这些中国农民的儿子，在颠沛流离的

征程中，为什么对一首外国歌曲如此

痴 迷 。 后 来 他 明 白 了 。 彼 时 的 红 军

官 兵 ，虽 然 很 少 读 过 书 ，但 深 深 认 可

歌 词 中“ 不 要 说 我 们 一 无 所 有 ，我 们

要做天下的主人”的道理和信念。那

些未经雕琢的嗓音，唱出的是对身份

的 认 同 ，而 教 唱 过 程 本 身 ，便 是 一 次

精神的洗礼。

这个场景并非孤例，许多史料中

记载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官兵学

唱《国际歌》的片段。在行军途中、宿

营地、群众集会的现场，常有红军指挥

员或宣传队员带着战士们一遍遍高唱

《国 际 歌》。 那 些 不 懂 音 律 的 农 民 子

弟，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

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的歌词，找到了一种前

所未有的归属感。

战 斗 中 ，《国 际 歌》每 每 成 为 提

振 官 兵 士 气 、激 励 官 兵 勇 敢 冲 锋 的

嘹 亮 号 角 。 1935 年 4 月 ，红 4 团 政 治

委 员 杨 成 武 率 部 逼 近 贵 阳 城 郊 。 他

们 接 到 的 命 令 ，是 佯 攻 贵 阳 ，声 东 击

西 ，牵 制 守 敌 。 杨 成 武 后 来 在 回 忆

录 中 ，记 下 了 当 时 的 场 景 ：“ 我 们 还

把 人 集 合 起 来 呼 口 号 ，高 唱《国 际

歌》，说 也 奇 怪 ，敌 人 龟 缩 在 城 里 ，也

不还枪。”

激昂的旋律在城垣间回荡，像无

形的巨浪拍打着守军的耳膜与心房。

那歌声穿透城墙，或许让一些被迫当

兵的贫苦子弟，第一次听到了另一种

声音。这歌声，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精神武器。

如果说战场上的《国际歌》是投向

敌人的匕首，那么雪山草地上的《国际

歌》，便是抚慰人心灵的暖炉。

泥泞、饥饿、寒冷、高原反应……

那片“死亡陷阱”一次次考验着红军官

兵的身体极限。其间，一个令人动容

的场景，被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吴吉

清记录在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

子里》。

长 夜 笼 罩 草 地 ，夜 色 漆 黑 如 墨 。

雨刚停，寒风呼啸不止。连续多日的

饥 饿 与 跋 涉 ，让 红 军 官 兵 身 心 俱 疲 。

吴吉清和其他警卫员围坐篝火旁，有

的 烘 衣 服 ，有 的 低 语 着 白 天 的 艰 辛 。

忽然，不远处传来了低沉而浑厚的歌

声 ：“起 来 ！ 饥 寒 交 迫 的 奴 隶 ，起 来 ！

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起初只是一个人的歌唱，然后是

第 二 个 、第 三 个 …… 很 快 ，自 发 的 合

唱 从 四 面 八 方 汇 拢 而 来 ，汇 聚 成 一

股 不 可 阻 挡 的 洪 流 。 篝 火 摇 曳 ，跳

动 的 火 光 映 照 着 一 张 张 坚 毅 质 朴 的

脸 庞 ，嘹 亮 的 歌 声 回 荡 在 茫 茫 草 地

之上。

吴 吉 清 写 道 ：“ 听 到 歌 声 ，主 席

也 从 那 用 被 单 支 起 来 的 穿 风 漏 雨 的

‘ 帐 篷 ’里 走 出 来 ，望 着 篝 火 连 营 的

草 原 ，听 着 此 起 彼 伏 的《国 际 歌》声 ，

他 那 高 大 的 身 影 在 夜 色 朦 胧 之 中 伫

立了许久……”

这一场景，胜过千言万语。领袖

与战士心意相通。在熟悉的旋律里，

疲惫、绝望、迷茫被涤荡一空，只剩下

纯粹的信仰在燃烧。这穿越暗夜的旋

律，成为长征中温暖的慰藉。

风雪尽处是春明，黑暗尽头是曙

光。当战火暂歇、捷报传来，《国际歌》

又化作昂扬的胜利欢歌。

1935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

在望。队伍途经甘南通渭县城时，群

众热烈欢迎。成仿吾同志回忆，那天

傍晚政治部搞了文艺晚会，戏台就搭

在城外河滩上，各部队集合后全体高

唱《国际歌》，歌声响彻河滩。那歌声

中飘荡的无疑是对胜利的期盼和即将

赢得胜利的喜悦。

当各路红军主力跨越千山万水、

冲破重重封锁，最终胜利会师，历经生

死 考 验 的 官 兵 相 拥 而 立 、热 泪 盈 眶 。

硝烟未散的原野上，没有盛大的礼乐

仪式，却有《国际歌》和各种曲调的欢

歌连绵不绝。雄浑的歌声里，藏着九

死一生的坚守，藏着攻坚克难的豪迈，

也藏着对“英特纳雄耐尔”终将实现的

坚定信仰。

这歌声，也承载着先烈浴血前行

的悲壮。当一个走向刑场的人独自清

唱这首歌时，那穿透黑暗的声音令无

数人为之动容。

1935 年 6 月 18 日，中央红军主力

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气氛一

片欢腾。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

一天，远在福建长汀，国民党军荷枪实

弹的士兵正押解着瞿秋白走向刑场。

沿途，瞿秋白神色淡然，用俄语清唱着

那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歌声不紧

不慢，从容得令人心碎。

这是一曲多么悲壮的交响——中

央红军的主力在向西突围中跋涉，而

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

东南大地的刑场上慷慨就义。远隔千

山万水，音讯断绝，但他们唱响的，是

同一首歌。瞿秋白的歌声，是长征铁

流之外的另一条精神支流，最终汇入

同一条信仰的大江。

如 今 ，那 支 衣 衫 褴 褛 的 队 伍 ，已

隐 入 历 史 的 烟 云 ，但 歌 声 从 未 消 散 。

它融入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文

化 血 脉 中 滚 烫 的 基 因 。 在 新 的 长 征

路上，“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熟悉旋律

仍在我们心头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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